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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进路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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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学术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ＤＡＡ１００１８８）研究成果。

摘　要：清末，教育学课程设置主要移植日本，教育学学科形成了几门主干课程；到民初，教育学学科转而模
仿美国，并伴随欧美教育科学化运动，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也呈现出科学化、专业化，学术性越来越强；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走向中国化和本土化，大批乡村教育课程和民众教育课程出现，课程设置更加
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课程体系。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进路就是教育学学科学术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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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从最初的几门
“教育学”主干课程到形成教育学学科课程体系，走过

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模仿各国的课程设置到努

力进行本土化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大学

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的演进理路，其实就是近代中国

大学教育学学科学术发展之路。但目前学界对近代中

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

图通过课程设置的演进理路窥探教育学学科的学术发

展轨迹，从而揭示教育学学科近代化历程。

一、羽翼初成：清末大学教育学学科主

干课程设置

中国传统的学术体制，主要研究经、史、子、

集为主干的 “四部”之学，在知识分类体系中并没

有教育学之说。清末，随着西学东渐，教育及教育

学之名开始导入中国。但最初国人对教育学并不认

可，著名学者梁启超都认为 “教育”一门， “至其

所以为教之道，则微言妙义，略具于 《学记》之

篇，循而用之，殆庶几矣”［１］。可以想见，普通国

人对教育学的态度了。但甲午一战对清末朝野上下

刺激太大，取法日本已成为时代指向。当时有识之

士普遍认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

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２］

而日本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师范教育，学习日本师范

教育自然就要学习日本的 “教育学”。

最早对日本教育学进行详细介绍的是王国维，他

翻译了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的 《教育学》一书，

该书在 《教育世界》（第９－１１号）连续刊出，其中小
序中曾提到：“我国古代无固有之教育学，而西洋则学

说甚多，颇难取舍。就中德国教育学，略近完全，故

此讲义，以德国教育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氏之教育

学不但理论而已，于实际亦为有名者，则其决非在纸

上空谈，可比也。”［３］虽然，王国维指出了清末引进的

日本教育学是借鉴德国的，但是当时部分人士认为，

日本对西方教育学进行了吸收、消化和融合，中国直

接学习日本可以少走弯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之

后，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有关教育学、教授学、教育史、

学校管理等专著和教材导入中国。

在大学中最早设置教育学课程的是京师大学堂师

范馆。１９０３年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
堂师范馆课程门目表为：“伦理第一，经学第二，教育

学第三，习字第四，作文第五，算学第六，中、外史

学第七，中、外舆地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

学第十一，外国文第十二，图画第十三，体操第十

四。”［４］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把 “教育学”明确定

为第三，而且规定教育学课程分４年，按一定的顺序
开课：第一年教育宗旨，第二年教育之原理，第三年

教育之原理及学校管理法，第四年实习。教育学课程

的课时数占师范馆总课时数的９．７％左右。但由于种种
原因，该学制并未在全国实施。而１９０４年 《奏定学堂

章程》对教育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作了更为细致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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